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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中传播权力和传播信用的博弈


■　姜　飞　侯　锷

【内容摘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媒介环境在媒介技术的推动

下不断变迁，进而在 “不可逆”的开放式传播浪潮下，推动着传统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理念

的升级和转型，也使得传统媒体时代以政府官方主导的传播信用体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在微博发展抵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全面反思政务微博对社会文化的传播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

治生态的再造功能，深研其在虚拟空间对于认知层面的力量博弈，正当其时。通过长期关注政务微博

并深入地方政务微博实践一线进行调研，以个案的方式将学理和思想与对策实现合理对接，借此推动

政府层面对于政务微博的政治传播深厚价值和意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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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致效的基础是传播信用，就像银行有信用
才可以有存贷一样，政府、媒体有传播信用，受众

才会去收听、收看，才可以将信息有效传递。①政治

生态打造了传播信用的基础，传播技术和媒介形式

构建了传播信用的结构与平台。传统媒体 （报刊、

广播、电视）建构的旧的传播信用体系正面临着新

媒体的挑战；当前，基于移动、互联、通信三位一

体的新媒体、新文化正在重构着传播生态；如何充

分认识新媒体在传播信用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方

式，进而充分利用其新的特质，为提升媒体的传播

信用指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 “创造良好的舆

论环境”②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

践高度、难度，且非常紧迫和前沿的课题。

一、充分认识传播信用生态构成正在发生的巨大

变化

１新媒体正推动着传播信用构造主体位移，从
政府可控的媒体，部分转移到了普通大众的自媒体

当前，新媒体在中国已全面进入移动化发展，并

呈现平台多元化格局，在既有 “两微一端”的基础

框架下，已逐渐拓展到６大新媒体族类的１０多个移
动媒介平台。尤其是以移动视频直播和移动网络电台

为代表的视听类新媒体，进一步实现了新媒体从 “时

移”到 “位移”的开放式融合，移动化、社交化、

视听化等非线性发展趋势明显。如果说微博让网民人

人手里都有了 “麦克风”，那么时至今日，移动网络

电台则让网民有了自己的 “网络广播”，而移动视频

直播应用更让网民人人都有了自己的 “电视台”。常

态下他们是散落流动于社会中的城市公民，而在紧急

状态下，转身掏出手机，打开社交媒体应用，他们则

转身成为了移动互联网传播条件下无处不在的移动自

媒体和公共传播的 “扩音器”。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应

用，媒介环境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变迁，进而在

“不可逆”的开放式传播浪潮下，推动着传统政府政

务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理念的升级和转型，也使得传

统媒体时代以政府官方主导的传播信用体系正在遭受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２网络媒介新技术正在成长为政府传播信用重
构和提升的第一空间。

截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７３１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６９５亿，占比网民总量
９５１％。另据新浪微博２０１６年底提供的微博后台数
据显示，网民在微博平台所发布的信息９０％来自于
移动客户端，此比例连年保持上升趋势。③再据不完

全关注和统计观察，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面前，

首发披露事件的 “新闻”信息，９０％来自于事件现
场的目击者、亲历者和围观者，而并非由职业化的

新闻单位媒体人撰稿发布。如：２０１０年 “舟曲 ‘８
·７’特大泥石流灾害”事件中，首发社会新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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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９０后的大学生利用微博在 “直播”；２０１１年
“７·２３”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出现在微
博上的第一条信息来自事故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乘

客；同年 “９·２７”上海地铁１０号线追尾事故的首
发新闻来自车厢内的上海市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８日，
十八大后国内考察首站到达深圳，深圳网民利用微

博实时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考察深圳期

间不封路的新风新政，并一举打破草根网民和新闻

媒体不得在官方新闻通稿发布前发布国家领导人地

方考察的新闻规制；２０１４年 “３·１”昆明火车站严
重暴力恐怖案件、北京天安门 “１０·２８”暴力恐怖
袭击事件的首条信源均来自于现场的目击者手机终

端；２０１５年元旦跨年夜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首

发微博来自于现场的市民……

由此可见，无论是坏事好事，新媒体在移动互联

网下的即时新闻发布已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第一媒

介，新闻发布的移动性、现场性、即时性，已成为微

博抢占重大社会热点事件和突发公共事件新闻舆论

“第一空间”的绝对优势。

３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传播博弈构成当下国家传
播信用重构和提升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政府传播信用是政府的公众形象，是政府传播

的无形资产，更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尤其是在

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当不少的地方政府官方机构还

纠结于说与不说、怎么说、谁来说，甚至于考虑以

“冷处理”的拖延策略来应付舆论危机的时候，新

媒体社会化传播领域由网民参与的 “草根新闻”、

不实信息甚至于谣言，却早已铺天盖地抢占了互联

网舆论的第一空间、第一时间和事件的第一定性

权，从而政府屡屡遭遇尴尬和被动局面，甚至出现

官员的 “权势”分离，变成有权无势，而网民则通

过 “造势”以生权的现象。④在舆论关注、社会关切

面前，由于政府官方的缺位失语带来了严重负面社

会效应，就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和诚信的缺

失，以及在 “真相饥渴”的公共舆论面前，公众对

政府传播信用的不信任，并直接造成了政府的公信

力危机。

政府官方与民众在媒介技术面前是平等的，尽管

微博以其裂变式的快速传播被誉为 “秒媒体”“快媒

体”，但对于政府官方利用微博来以快制快，及时、

快速、准确地进行官方权威发布并不存在排他性的例

外 “待遇”。譬如，政府官方具有在第一时间接受群

众求助、报警等信息的 “公信力优势”，具有在知情

后赶赴现场的 “第一时间优势”，具有在抵达现场之

后即时展开全面调查、讯问、拍照摄像等 “第一空间

优势”，进而具有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的 “准确性优

势”等等。⑤而网民虽然占据了现场优势在第一空间

和第一时间进行了信息披露，但是就其信息的实质而

言，仅仅是对现象的只言片语描述，起因、发展、结

果、处置等全面客观准确的信息根本无从谈起，真正

意义上的新闻舆论空间仍然有待于政府官方的权威信

息去积极作为。然而根本的问题在于 “只做不说”

“多做少说”是长久以来在传统媒体时代所沿习下来

的惯性，在积极利用新媒体来主动发布、引导舆论的

理念、态度和行为技能等层面的媒介策略和媒介素

养，政府传播已经严重滞后甚至于落伍于信息媒介技

术在社会化层面的应有水准。

在微博主导的新媒体传播舆论场下，尽管习近平

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不断强调重视互联网和新闻

舆论工作，中央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文件要求政府部

门开通微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但时至今日，依然

有大量的地方党政机关并未认真领会和执行，在新媒

体的新闻舆论阵地上陷于 “失守”状态，没有掌握

话语权。甚至于一些党政机关开通了微博，却并未尽

责，热点事件面前不见官方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来公

开透明地引导舆论，却偏执地积极协调相关关系，片

面地进行删帖、禁言，对网络信息进行 “围追堵

截”，结果事与愿违。或者，政府传播在第一时间迟

滞发声，第一时间没有权威声音，或者第一时间发布

“挤牙膏”、笼统模糊不准确的信息，然后进行第二

次、第三次修补，最终造成一次又一次的舆论冲击

波，适得其反，在传播信用的构建工作中不断失分。

正如学者范以锦所说，“政府开了微博，公民问政多

了一种渠道，但开了微博，却不回应、不互动，说明

官员的政治意识和媒介素养需要提高。”⑥

二、新媒体对传统的传播信用体系带来哪些

挑战？

互联网上没有日出日落，新媒体传播空间更不存

在 “早安晚安”。微博一经出现，即被誉为 “永不谢

幕的新闻发布会”⑦，传统媒体和传统政府新闻发言

人制度下新闻发布的定时、定点、定版的出版发布和

传播弊端，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变革。

基于微博所代表的新媒体微传播的特性，与传统

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较而言，新媒体政务新闻舆论的

工作具有空前的开放性，微博在快捷满足了公众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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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的要求方面，能够及时发现舆情并顺应公众知

情权力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政府新闻发

言人制度的不足，微博正在催化、助推中国新闻发言

人机制进行着以下方面的变革：

１滚动式传播、碎片化传播、确认式传播。
即从事件发展的阶段性 “新闻发布”，到动态

“全程性”参与，并要做即时性对 “网传”类的 “碎

片化”信息进行事实性、客观性的确认，从而成为一

种新型的新媒体新闻发布方式。

２即时新闻发布。
即从以往新闻发布的 “有准备发言”，至利用政

务微博平台 “时刻准备发声”。与传统新闻发言人机

制相比，政务微博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发布具有较大的

机动性和较大的灵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谣言、

不实信息在 “赛跑”，时刻需要准备澄清谣言、还原

真相并对有价值的信息线索进行排查确认，以便积极

地公布真相、引导舆情、稳定社会公众情绪，并争取

到舆论空间 “第一空间”和 “第一时间”，也能够更

好地满足和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譬如，２０１０年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利用政务微
博进行命案现场即时新闻发布的优秀实践案例。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６日凌晨４时许，位于肇庆市七星岩景区的
端州区岩前村发生一宗爆炸案，一辆小汽车尾部严重

受损，一名男子当场身亡。且据肇庆市公安局的重要

警务安排，当日上午８点半，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林雄将率专家和政协委员等一行到肇庆视察

绿道，而肇庆市距离广州市高速行程只需一个多小

时。在接报警情后，肇庆市公安局立即出警，主要领

导同时赶赴现场组织调查。当１２０急救车到达现场急
救时，证实该男子已经死亡。

当时在现场，原肇庆市公安局局长郑针和 （现已

退休）对原警察公共关系科科长陈永博说，“带电脑

没？马上开机登录微博，发新闻！此时不用，何时

用？”于是，关于此次刑事命案的首发新闻在郑针和

口述、陈永博现场操作编辑下，通过笔记本电脑即时

发布在了肇庆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 “＠平安肇庆”
平台。“＠平安肇庆”是自微博出现后，全国公安机
关第一家开通上线的政务微博。现场滚动式发布的３
条微博信息，及时公布了突发事件真相，避免了谣言

滋生，并迅速得到网友的大量转发，也成为当天各大

新闻媒体报道此案的重要信息来源。

６年前肇庆市公安局在命案现场即时发布微博新
闻的创新，打破了以往突发性公共事件后被媒体追着

采访然后首发报道的先例，遇事不捂，主动发布，既

避免了被民间误传讹传的舆论风险，更不必再跟着不

实信息声明校正或权威辟谣。这种 “边干边说”媒

体意识和媒介思维，值得 “微政时代”的政务微博

思考和借鉴。

３“原声”发布，“保真”传播。
新闻发布从面对传统型的媒体，到面向包括传统

媒体的网络全生态网民参与群体。传统政府新闻发布

主要面向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政务机

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间接的，且时效性

弱。而政务微博直接架设了政务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

即时沟通的桥梁，这不仅仅有利于保证政务信息传播

的 “原声发布”与舆论反馈的保真度，更极大地提

高了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效率。

４新闻发布从 “效率”转向 “效能”。

传统政府传播主要基于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

电视、广播和报纸等 “程式化”的输出模型一次性

完成的，衡量一地政务公布做得好与不好的重要考

量指标，大多是周期内召开了多少场新闻发布会。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政府传播的资讯可能需要通过

多次互动反馈和确认来完成，同时随时面临着舆论

的 “拷问”，因此政务新媒体平台上的高效传播，

明显有利于提高政府传播的工作效率和传播效能。

譬如课题组２０１６年在对 “银川政务微博模式”的

调研中发现，近年来银川市委市政府线下召开的传

统政府新闻发布会场次数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尤

其是近三年来，连续实现了 １１０６％的负增长。其
中，２０１２年较２０１１年减少６２５％，２０１３年较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１６６７％，２０１４年较 ２０１３年的减幅更高达
２８００％。”⑧银川传统政府新闻发布会场次数量的减
少，并非是政府与公众沟通不够，而是由于银川市

非常注重借力政务微博进行多部门参与、高效率的

新闻发布，随时回应社会关切，而且从政府传播的

表现来看，社会参与面更广、形式更多样、速率更

快捷、舆论效果更好。

三、政府传播信用的媒介策略选择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政府新闻发布会仅仅

是政府传播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新闻发布的根本 “初

心”和初衷意图，是为了不断增进政府与社会民众间

的信息互通、理解沟通和情感互信，而绝不是为了发

布新闻而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媒体时代的政府传播工

作，更应该不拘一格来创新开展，这是更加符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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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时代党委政府不断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取信于民，建构民主社会的必然需

求。因此，政务微博在了解社情民意、与公众直接沟

通、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等方面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其让网民在不知情的猜忌间质疑我们、疏离我

们，与其让媒体在得不到及时客观准确的信息的时候

四处去捕风捉影 “挖”新闻，与其我们在惶惶然间

面对社会、媒体和民众，既无法实现在网络空间管控

信息，更无法与无时无刻不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各

种 “记者”匹敌，莫不如顺势而为，自信坦荡地公

开和发布，赢得信任，争得主动。⑨这也就必然地要

求我们党委政府勇于打破沉默螺旋，主动设置议程，

加强自我开放，以更好的满足和尊重民意诉求、解决

实际问题去引导社会舆论。

通过作者对银川等地利用政务微博的调研，他们

积极有效地开始政府传播、回应社会关切的经验做法

值得反思和借鉴。

１空间博弈：抢占现场目击和政务微博两个
“第一空间”

移动互联网传播，“移动性”既可以说是政府传

播在严谨性方面的首要的条件限制，也可以说是抢占

话语权的首要优势。不能抢占现场的 “第一空间”

和网络信息流动的 “第一空间”，传统理念上的 “第

一时间”无从谈起。同时，离开了对党委政府政务新

媒体工作者日常和前置性的媒介素养培训，同样无法

触及行动。

近年来，银川等地的党政机关将媒介素养作为政

府公务人员的基础业务素质，利用日常的空余时间、

会议及专题性学习等机会，进行轮训，以使公务人员

了解什么是新闻传播、什么是舆论、什么是新媒体，

以及互联网舆论在业务职能间的关联性表现特点，演

练突发公共事件面前的新媒体新闻发布和舆论对话技

巧，以确保随时受理和回应民意诉求，以及应急状态

下分步骤、有策略的新闻发布技能，确保 “有情况”

的时候可以随时应对。

２时间赛跑：把握四个不同范畴的第一时间
在新媒体传播场景中，这里的 “第一时间”应

该分解为四个 “第一时间”：事发后的第一时间、网

民自媒体参与 “爆料”前的第一时间、舆论形成前

的第一时间、媒体记者采访前的第一时间，核心工作

即是确保官方掌握的信息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供给，

以形成权威发布的 “信源中心”，牢牢把握事件第一

定性权。譬如，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１５时４４分，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发生４０级地震，震中
距离银川市区约１４５公里，银川市震感强烈。地震发
生后，银川全市政务微博矩阵立体协同响应，线下迅

速评估并确认震情对本单位职能内公共服务与民生所

造成的破坏性程度和影响，线上立即通过政务微博发

布新闻，速报结果。同时，全市政务微博、媒体微博

积极参与转发传播，并及时监测不同于官方发布的准

确信息进行辟谣，极大压缩了不实信息传播的机率，

有效疏导了社会恐慌情绪。

银川政务微博这种集群参与，积极主动设置议

程，并提供个性化震情政务信息服务的卓越表现，

书写了中国政务微博发展以来第一次以城市政务微

博矩阵式协同、联动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

和舆情引导的示范式样本。研究和借鉴这种应急式

新闻发布的政府传播样本，对于更好地发挥政务微

博作为社会化媒体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功能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３认知博弈：态度优于信息
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时效性决定有效性。政府传

播如何 “跑赢”不准确的 “草根新闻”和网络上道

听途说的不实信息甚至谣言，这是一个时代的新命

题。既然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 “第一时间”

抵达现场的 “第一空间”，那么就需要想方设法去抢

占另一个 “第一空间”，那就是让官方的声音 “挤

进”事件相关的舆论场 “第一空间”。

虽然在突发公共事件后政府官方与网友一样处于

不知情的 “懵懂”状态，但是关于对事件处置的党

委政府的立场、原则、态度等掷地有声的、有担当的

信息却是可以跨越时空而提前发布介入的。实践证

明，政府传播以积极的 “表态”来主动设置议程就

是在创造新的 “新闻中心”，第一时间发出政府官方

声音，能够迅速将网民凝聚到 “政府中心”的做法

是行之有效的。

４效果博弈：现状优于事实，事实先于原因
“事实”是 “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基于客观严

谨的认定性表述。当秒速交互的舆论场急切需要事

实真相来满足迷茫不解的 “是什么、为什么”的时

候，政府传播与舆论引导依然无法快捷地给出前因

后果。但是，事件发生后所存在于表象的基本现实

状况信息，却是可以碎片化地持续发布以飨舆

论的。

（下转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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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舆论事件面前，网友秉承的舆论逻辑是

“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新媒体环境下 “碎片化”

的政府传播恰恰需要谨言慎行，不武断、不轻言，但

却又必须紧跟舆论关注，持续释放负责任的官方权威

准确信息。因此，认定事实应当先于因果分析，这也

与政府新闻发言人 “速报事实，慎讲原因”的原则

是一致的。定义 “是什么”是 “果”，定性 “为什

么”是 “因”，完整陈述事实真相的一般逻辑顺序是

来龙去脉、“先因后果”，但是在新媒体舆论围观情

境下，政府传播的严谨顺序却只能是 “先果后因”。

因为在除却特殊性和意外性因素外，“事实”背后的

因果关系涉及到事件最终处置的问责程序，必须把握

“前果后因”的合乎科学和情理，尤其是对事件所关

联的多主体之间的问题、成因、矛盾、主次、焦点等

信息，解构阐述要经得起科学的鉴定、广大网友的

“质疑”“辩论”和 “推敲”。

四、结语：新媒体释放新空间，创造新文化

新媒体是 “秒媒体”“快媒体”，更是 “活媒体”。

“活”的特征体现于新媒体传播的发布者、参与者以及

纯粹 “观而不语”的 “围观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鲜

活的互动关系、双向交互的碰撞关系，和信息 “需求”

与 “供给”之间的源源不断滚动衍生的互生关系。网

络信息技术建立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永不停歇的对话机

制，不说、不听、不应都可谓政府传播无法弥合的

“过错”之责。中国道路上的政府传播，事关 “四个自

信”，事关政府在新媒体公共社交空间的 “传播自信”，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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